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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风吹动内心的
寂静（外一首）

周春文

无言上西楼，扶梯的呈现
是记忆的千秋

眼前的车水马龙
远处悄然而去的江水
把我们的目光缝成了一线
一头是春的诱惑
一头是秋的斑斓

一个背影，一张笑脸
在轻风吹送下，步履蹒跚
山坡下桃红李白
掌心里的诗词歌赋三缄其口
苦涩的栈道从脚下不断延伸上来

我没有蝴蝶般的忘情
眼眸中的一江春水
在心中逃离

暂别

一直走在，过去的路
留下许多歉疚
手臂与手臂的对话
脚印与脚印的碰撞
像陌生的方言
围绕在耳旁

没有更多的目光面向远方
只看着候鸟迁徙
没有更多的欣喜爬满脸庞
只听见树叶摇响
圆润的热泪，仅剩怜悯与妩媚

让人暖心就好，有时
兀自站立，也是你内心的
骄傲

在人们满心以为春天已经稳稳扎
根，温暖会毫无保留地铺展开来的时
候，倒春寒却冷不丁地杀了个回马枪。

清晨出门，风不再是前几日那轻
柔的抚摸，而是带着“尖锐”的凉意，直
直地往衣领里钻，让我忍不住打个寒
颤。街边的树木，前几天还在暖阳下
舒展着嫩绿的叶芽，此刻却在寒风中
瑟瑟发抖，那鲜嫩的叶子也似乎被这
突如其来的寒冷吓得蜷缩起来。原本
热热闹闹绽放的花儿，被寒风吹落了
花瓣，零落在地，一片凄楚。

走在这样的街头，我不禁埋怨起

这恼人的倒春寒。因为已习惯了春日
的温暖，所以这突袭的寒冷实在让人
难以招架。然而，在瑟瑟发抖的同时
我渐渐有了别样的感悟。

人生，又何尝不是常常遭遇这样
的“倒春寒”呢？当我们以为生活已经
步入正轨，一切都朝着美好的方向发
展时，挫折与困境却如倒春寒一般骤
然降临。也许是事业上的挫折，也许
是生活中遭遇的意外变故，又或许是
人际关系中的矛盾冲突，它们将我们
从温暖舒适的生活中拽出来，然后又
抛进了冰冷的现实中。

在挫折与困难面前，我们就像那
些被倒春寒侵袭的花朵，感到脆弱和
无助。曾经的自信与骄傲，可能会被
现实打击得支离破碎，心中的希望之
光，也似乎在寒风中摇曳不定，随时可
能熄灭。可是，我们也看到那些在倒
春寒中依然挺立的树木与花朵，它们
虽然被寒风吹得东倒西歪，摇摇欲坠，
却并未放弃生长。树木紧紧护住自己
的叶芽，花儿在凋零中也孕育着新的
生机。

我们在人生的“倒春寒”里，也应
如此。挫折虽然冰冷刺骨，但它也是

生活给予我们的一次历练。它让我们
在困境中学会坚强，在逆境中寻找希
望。每一次战胜挫折，都是一次成长，
也让我们的内心变得更加坚韧。当我
们熬过这人生的“倒春寒”，再回首时
发现，正是这些挫折让我们的人生有
了更多的深度与厚度。

所以，当生活中的“倒春寒”来临，
不要害怕，不要抱怨。把它当作是一
场特殊的洗礼，用坚定的信念和顽强
的毅力去抵御寒冷。相信在这之后，
迎接我们的，将会是更加绚烂、温暖的
人生之春。

蒲河北岸大学城，有栋灰色高楼，
这是一座藏着多个写字间的楼房，旋
转门被十几级台阶抬在高处。

我应约去拜访一位作家。
电梯门开了，从我身后蹿出一只

白猫，“喵”的一声抢先挤进电梯。这
猫白得纯粹，并泛着光，眼睛清澈明
亮，仰着小脑袋，贴在我的脚边，仿佛
遇到一位旧友。

我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它，熟悉
又亲切。电梯间有三面镜子，穿着淡
紫色旗袍的我曼妙雅致。白猫也看着
镜子里的我，它又叫了一声。我有些
窃喜，也回应白猫一声“喵”，不喜欢小
动物的我，第一次与白猫有了交流。

电梯到达七楼，门一打开，白猫率
先冲了出去，在一间开着门的屋门口
停下来。刚好是705，我要找的房间。

作家正在整理书架，一身得体的
乳白色麻布衣裤，干净利落，乍一看与
白猫很搭。只见作家刚刚微笑的脸，
像被针刺了一下，笑容凝固片刻后又
散开了，招呼我里边请。

白猫趁势跳上沙发，贴在我的身
旁，我下意识地躲了一下，怕它伸出爪
子毁了我的旗袍。作家拍拍白猫，和
气地说，这白猫喜欢穿旗袍的漂亮女
人。他又对白猫说，这里没你的事儿
了，下楼去玩吧。

白猫瞪着湛蓝色的眼睛，理都没
理作家围着我转了半圈儿，又蹲在我
的脚边不动了。

我往沙发中间挪了挪身子，白猫
也跟着我挪了过来，并用祈求的目光
抬头望着我，我后悔穿了这件淡紫色
旗袍。

作家泡了壶茶，递过来一杯放在
茶几上。茶杯里飘出淡淡的茉莉花
香，他回身又坐回到写字台前。

我与作家相识，是在书店搞的一
次文学沙龙活动中。那天，是作家的
新书分享会，我以读者的身份提了几
个问题，作家很认真地作答。那天我
也是穿着这件淡紫色旗袍，作家看我
时的神情跟今天一模一样。活动结束
时，作家和我互留了联系方式，还请我
坐在他身旁与嘉宾一同合影。

作家端起茶杯，目光盯在我的旗
袍上，盯得我满身不自在，我看了一眼
白猫，白猫正在打瞌睡。

作家的话题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风靡全球的旗袍说起。作家说，你知
道阮玲玉饰演的每个角色都会穿不同
的旗袍吧？我点点头。

每次看见阮玲玉身着旗袍的剧
照，总会给人一份美丽与哀愁的心
动。作家停顿了一会儿，仿佛陷入一
种无法挣脱的情绪中。

我插话聊起作家张爱玲的旗袍情
结。张爱玲喜欢旗袍到痴迷，自己动
手做旗袍，把床单做成旗袍，还把复杂
的情感延续于笔下的人物。印象最深
的是《倾城之恋》里白流苏脱下来的那
件月白蝉翼纱旗袍，大概是被月光浸
泡过的吧。

聊到阮玲玉与张爱玲的结局时，
作家忧伤地说，可惜，红颜薄命啊。

我找不到合适的话语安慰作家，
竟忘记了喝茶。白猫似乎听到催眠
曲，在我的脚边打起了瞌睡。

作家起身给我续茶，我拘谨地起
身向沙发后面退了退。十几平方米的
房间被书堆得满满当当，过道狭窄，慌
乱中我踩到了白猫的爪子。白猫“喵”
地叫了一声退到门口。等我坐下后白
猫又悠然地迈着步子，懒洋洋地回来
了，再次蹲在我的脚边。白猫毛茸茸
的身子紧紧地贴着我的脚踝，我感觉
很温暖。

作家又聊起了街头流行的国风改
良旗袍裙，最后，他将目光落在我的旗
袍上。

我非常好奇作家的话题为什么一
直在旗袍上，我点头附和着。我说我
很喜欢旗袍，家里有十几件不同风格
的旗袍。

作家说，他喜欢研究旗袍，也写过
穿旗袍女人的故事。我环视一周，潜
意识里想知道，此前这屋子来过几个
像我一样穿旗袍的女人？除了聊旗
袍，作家与她们都聊了什么？或做过
什么？越想越紧张。

夕阳爬上窗口时，作家的话题一
直没离开旗袍，目光也一直盯着我，仿
佛要看到我的骨头里。我赶紧找个空
隙，拍拍白猫柔软的身体，示意猫，也
是示意作家我准备告辞。

临出门，作家给了我两本他收藏
的书让我带回去读。送我到门口时，
他说，有空再来交流。

白猫好像很懂我，立马抖抖身子，
伸伸懒腰，“喵”地叫了一声，跳下沙
发，前头带路。

下楼时，白猫像老朋友一样伴我
到旋转门外。白猫停在台阶上，冲着
我叫。我学着作家的样子拍拍白猫，
就算礼貌道谢吧。

地铁上，我翻开作家的书，装帧精
美，色彩雅致。一张精致的手绘书签
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夕阳余晖里，作家
拥着一位穿着淡紫色旗袍的女子依偎
在沙发上，女人怀里有只白猫正在打
瞌睡，下面一行金字：白猫打瞌睡的午
后时光——写给大洋彼岸的爱人。

红丝巾在飞

长江桃花村码头，一艘游船鸣笛
起锚，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在追赶
游船。小伙子背着个硕大的摄影包，
手牵着姑娘，姑娘脖子上戴着一条红
丝巾，很扎眼。

船在江中走，景在水中流，小伙子
陶醉在三峡的奇峰异石中，举着相机
在甲板上取景。

镜头里，飘进一条红丝巾，接着闪
进姑娘溢着笑的脸。姑娘舞动着婀娜
的身姿，小伙子随着她转动，咔嚓咔嚓
地按下快门。

月亮升起来了，江面银光粼粼。
小伙子拍了一张圆月下的红丝巾女
神。一夜漂在江中，黎明成为小伙子
的另一个期盼，太阳羞答答露出笑脸
时，那条红丝巾已飘在船头。

白云萦绕着神女峰的腰肢，诗意
的神女峰陶醉着小伙子，红丝巾又飘
来了，姑娘手指神女峰的方向，冲着小
伙子笑，一脸灿烂。

夕阳红透了山峦江水，把姑娘和
小伙子染红了，融化成一抹萦绕于山
水的红丝带。系着红丝巾的姑娘，一
会儿飘在船头，一会儿飘在船尾，小伙
子追拍着姑娘。

船靠岸，渡口一片幽静。石拱桥下
桃花盛开，小伙子拉着姑娘，他们的手
扣得紧紧的，约好明年还来游三峡。

小伙子家在南方，军校毕业后去
了武警支队。姑娘正在北方读大学，
约好明年毕业就到小伙子所在的城市
共筑爱巢。

暑假前夕，姑娘边整理论文准备
答辩，边拿出那条红丝巾，憧憬着樱花
盛开时和小伙子再游三峡，旅行结
婚。这是他们的约定。

记忆的灯，明亮了姑娘的记忆，却
黑暗了小伙子的城。

北方阳光灿烂时，南方进入了梅
雨季节。小伙子所在的城市台风频繁
抵达，无奈之下，人们只好相信钢筋水
泥的忠诚，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台风携雨一场接一场，一声令下，
小伙子所在的武警支队奉命去渔村转
移群众。

小伙子始终冲在最前面，他在微

信里跟姑娘说，他是一名战士，此时必
须坚守在一线。嘱咐姑娘不要着急，
天晴了，雨停了，月亮升起时，等他归
来的好消息。

台风停了，没有小伙子的消息。
姑娘安慰自己，一定是台风刮断了信
号，他在执行任务，没办法联系她。

此时，小伙子正躺在南部战区医
院的抢救室里，满身管子，监测仪器嘀
嘀作响。原来，小伙子在执行任务时，
为帮助一个孕妇脱险，自己被台风卷
走了。台风过后，救援队在沙滩上发
现小伙子时，他已奄奄一息。

姑娘赶到了小伙子身边。
小伙子听到姑娘的呼唤，睁开眼

睛，用拒绝的眼神看着姑娘，有气无力
地说：“台风来了，快走，我要去救人。”
姑娘连忙安慰他：“天晴了，台风过去
了，没事了。”小伙子无力地闭上眼睛，
又昏睡了过去。

姑娘照顾着小伙子，医生说：“他
的病情不稳定，有可能醒过来，也有可
能永远这样昏睡下去。”

姑娘不相信，每天给小伙子讲他
们一起游三峡的故事，讲他们的约定，
唱他们一起唱过的歌。

小伙子在昏睡中，看见了荒野里
飞跑的影子，他被一个人带着飞跑。
朦胧中有条红丝巾在后面追，他大声
喊着：“别过来，别过来，这里危险！”

十几个昼夜，姑娘一直陪着小伙
子，直到她昏倒在医院里。她做了一
个梦，梦见自己长了翅膀，飞到了不曾
去过的地方，灯光幽暗，小伙子在前面
飞，她追上他，他牵着她逃离了黑暗。

“醒了，醒了。”姑娘听到呼唤声，
睁开眼睛，她看见刺眼的光，还有医
生、护士。姑娘醒了。听医生说小伙
子也醒了，她急忙来到小伙子的病床
前。小伙子看着姑娘，有些发呆，像看
着陌生人一样。

姑娘摇着他的肩膀。小伙子问：
“你是谁？我在哪儿？红丝巾……”

姑娘手忙脚乱地打开旅行箱翻出
红丝巾。小伙子接过红丝巾，捧在手
上，又搂在怀里，不再理姑娘。

医生安慰姑娘说，小伙子脑部受
到撞伤，可能失去了部分记忆，康复后
会慢慢恢复的。

姑娘看着小伙子，眼中泪花闪闪。

咖啡与茶

每次经过街心广场，他都会不自
觉地望一眼临街的一角，想起与她一
起被咖啡香气所陶醉的时刻。

他与她相识在这家咖啡厅，如今，
她离开了这座城市去了南方。

她第一次来这里喝咖啡，是一次
偶然，也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他比她
年长几岁，她叫他老师。

不喜欢喝咖啡的她，因为他的蛊
惑来到了咖啡厅。他说自己出生在国
内，却对咖啡钟情。她看着他笑，他天
生一头卷发。喜欢穿旗袍品茶的她，
被咖啡的香气所吸引。她抿了一口咖
啡，不禁赞叹，活色生香。这不是她记
忆里咖啡苦涩的味道。

他帮她点的这款咖啡叫抹茶咖
啡，很适合她。他会意地笑，以证明自
己选对了地方。她喝一小口咖啡，看
一眼对面的他，而他正在看窗外的风
景。他发现她在注意他，歉意地收回
目光，伤感地说，北方的冬天让我想起
南飞的鸟。

一次小聚，他们喝多了。他与她
到咖啡厅醒酒，还是临窗的位置，她胃
里翻江倒海，控诉着酒的罪过。他坐
在她对面，心里波涛起伏。

他先送她回家，忙乱中把皮夹落
在咖啡厅，他全然不知。

三天不喝咖啡就没精神的他，再

来咖啡厅时，服务生询问他是否有东
西忘在这里，他摇头说没有。当服务
生拿出一个黑色皮夹，他才如梦初醒，
谎称不想要了。服务生让他看看里面
的东西是否有丢失，那是他用来做样
子的道具，里边只有几页无关紧要的
稿纸，他忙拱手道谢。

这些事儿都是后来他讲给她的，
笑得她前仰后合。这酒是好东西，可
以交朋会友，有时也是坏东西，让人想
入非非，断片丢人。她暗自发誓，下不
为例。

时间一久，他与她经常来喝咖啡，
也偶尔去别处品茶。

原本品茶是她的喜好，西湖龙井、
台湾乌龙、云南普洱、安溪铁观音，没
有她不知道的，重要的是她还通晓每
种茶的功效与冲泡方法。对于他，这
些是陌生的。

她说，咖啡的香气过于隆重，不像
茶有淡淡的香与回甘。他说，茶的清
淡不能让他保持一种振奋的状态，红
茶的味道偶尔享用还好。

他们坐在咖啡厅里聊茶，坐在茶
楼里聊咖啡。他们对咖啡与茶有着各
自不同的见地，冥冥之中咖啡与茶早
已成了他们的朋友。浓郁的咖啡和清
淡的茶缥缥缈缈，缱绻着时光。

她骨子里有一缕茶香，淡淡地飘
着。一个人的时候，她常手捧一本书，
案头一杯茶。她与茶的缘分，缘于一
杯铁观音。

那是她刚走上工作岗位，青涩、单
纯。她的上司是一位成熟干练的中年
男子。她的第一项工作是去街头找正
宗的安溪铁观音。

在一座飘着仙气的茶楼，她找到
了铁观音。茶女打开一泡品尝茶，给
她观赏，翠绿色的茶成球状，慢慢在水
杯中舒展，一股清香瞬间征服了她的
味蕾，一杯铁观音让她认识了茶。

她的上司痴迷于茶，有朋友送来
新茶，就会约她一起去品，边品边聊。
她起初不懂茶，上司便细细地讲给她
听。讲八大茶系与铁观音的传说，讲
茶的制作流程，讲自己与茶的故事。
她静静地听，微微地笑。上司说她就
像这茶，清淡、幽香。她听了，脸上飞
起了一片红云。就这样，她喜欢上了
喝茶。

后来，上司调走了，她成了这家茶
楼的常客。闲暇时，她冲上一杯茶，看
茶叶在水中慢慢舒展沉浮，看茶汤慢
慢变绿变淡，然后细细品尝，体味它的
香气。一叶一盏，清澈的茶汤，让她静
下来去品味心中那朵未开的莲。

他听完她与茶的往事，他说他与
咖啡也有好多要说的话。他说，她现
在坐的椅子上曾经坐过画家、作家、诗
人，还有生意场上的哥们儿。在这里
喝的每一杯咖啡，都有一段故事。他
正在构思一本与咖啡有关的书。

她大有兴致，给他的书起名叫《咖
啡里》。可没有等到他的新书出版，她
就去了南方，那个产铁观音的地方。
她在那里开了一家“在这里”茶楼，每
天一杯清茶在手，做个读书人。

听他说，他还常去那家咖啡厅，继
续着咖啡的故事。还说，等他的《咖啡
里》出版，邀请她回来开发布会，因为
她在这本《咖啡里》。

一年后，她偷偷回来，想去他们常
去的咖啡厅，结果找不到了。听人说，
早就动迁了。

她拨通了他的电话，他激动地说，
他正在筹备他们的“咖啡与茶”。他问
她在哪里，他要马上去见她。

不久，一辆载着咖啡机与茶壶的
小黄车停靠在蒲河岸边，几张桌子，
几把阳伞，一个“咖啡与茶”的条幅，
他在忙碌着做咖啡，一个女孩在弹着
琵琶。

谷雨帖
戴志伟

秧苗开始刺绣
把水田绣成
一面泛绿的铜镜——
照见蓑衣下
弯腰的云

茶篓采完最后一茬羞涩
嫩芽在陶罐里
蜷成小篆
而蚕筐里沙沙作响的
是桑叶在翻译
春的遗嘱

只有布谷鸟的韵脚
押得不准
一声声
把墒情
读成了天晴

寒意料峭，悟春之人生
吴 倩

王家沱记忆
向家青

把回忆和思念放进乌篷船
连同几首小诗
或者让自己的两鬓霜白
在江河西流处缓缓前行
老父亲戴着一顶崭新的军帽
使劲撑着舵
纤夫号子飘入码头黄昏
他弯着腰挺直脊梁
英姿飒爽，棱角分明
中气十足的吼声
在小诗里飞进飞出
浑然不觉已经夕阳西下


